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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联系电话:0739-5322630 QQ:838947461

▲邵阳县谷洲镇添花便利商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30523MA4RNYQM2F，
声明作废。

洞口代办处
▲洞口县毓兰镇敬老院遗失在湖南洞口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又兰支行开户的银行现金支票
柒份，号码:4020431509558736至4020431509558740，
4020431509558745、4020431509558749，特声明作废。

王国梁

记得我刚刚在城里买了大房子
的时候，曾兴奋地对母亲说：“妈，你
和我爸跟我一起去城里住，房子足
够大，咱们一起住正合适！”

母亲冲我笑笑，不置可否。我猜
测出她的担忧，于是说：“放心吧，你
儿媳妇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贤
惠温柔，肯定跟你相处得像母女一
样。”母亲依旧笑笑，说：“你们把自
己的小日子过好就行了，我们在老
家生活习惯了，到了城里适应不
了。”其实我知道，母亲这是借口，她
就是怕跟我们在一起生活，婆媳关
系不好处理。

多年后，把老母亲接到城里生
活的朋友大亮对我说：“你老妈这
人，真是人间清醒啊！你是不知道，
婆媳关系简直是世上的难题之最，
而且无解。你弟妹那人你知道吧，那
么通情达理的一个人，硬是跟我妈
合不来。两个人一直别别扭扭，我妈
私下总抱怨，还不如不搬来，没搬来
的时候婆媳两个好好的，儿媳妇到
底不是女儿，时间长了总有矛盾。这
几年我不知调和了多少次，她们俩
就是融洽不了！”大亮的语气里全是

无可奈何。
我这才觉得，我的母亲真的是

像大亮说的那样，人间清醒。这些
年里，母亲在很多事上都表现出不
寻常的理智和清醒。上世纪 90 年
代，我和哥哥计划一起做生意，两
个人对半出资，赚了钱对半分，赔
了钱也平均分担。原本以为这是好
事，母亲一定会大力支持。可她却
坚决反对我们一起做生意，她说：

“老话不是说了嘛，亲兄弟明算账。
不过这亲兄弟如果明算账了，就会
斤斤计较，再亲的兄弟也就不亲
了。”在老妈的坚决反对下，我们的
生意没有做起来。这些年里，我见
多了兄弟姐妹一起做生意，到了最
后反目成仇的。看来，母亲的确是

“人间清醒”！
父亲和母亲勤劳能干，多年里

攒了不少钱。父亲对管钱的事不感
兴趣，母亲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
前几年，我看周围有不少人做各种
各样的投资，也撺掇母亲：“妈，把你
的存款拿出来搞投资吧，反正存在
银行也没多少利息。”母亲摇摇头
说；“这笔钱可不能动，这是我和你
爸的养老钱。投资有赚有赔，万一赔
了怎么办？”我说：“养老的事你不用

担心，还有我和哥哥姐姐呢，我们肯
定会给你们养老的。赚钱的机会，错
过就没有了。”

母亲还是摇头：“我早就打算
好了，等我和你爸老了，不能照顾
自己了，我们就去养老院。我们俩
的养老钱够花了，不会花你们的
钱！”我一听这话，急了：“妈，你说
啥呢！你有儿有女，我们才不让你
住养老院呢，让别人笑话！”母亲笑
呵呵地解释说：“笑话啥，住好一点
的养老院，比拖累儿女强。你们都
有工作要做，哪能整天都陪着我
们？我早就想好了，到时候住养老
院，你们也轻松，我们也轻松。”我
知道，不给我们添麻烦他们心里会
感到轻松。

我跟大亮说起这件事，他又称
赞母亲是“人间清醒”。他说，久病床
前无孝子，他见多了这样的事，老人
能把自己养老的事安排妥当，真算
是太明智了。

母亲文化不高，但她以爱为出
发点，始终保持着难能可贵的“人间
清醒”。正因为她的智慧，我们一大
家人多年里都能保持和睦。我们幸
福美满，其乐融融地生活，也是母亲
最大的幸福。

我家有位“人间清醒”

路雨

率先进来的
是一缕温暖的阳光
率直单纯和任性
连招呼也不打
就调皮地拥抱了我
还亲了我
像我的爱人
温柔体贴并不娇蛮

和它一起进来的
还有温润清新的空气
雨后的那种清新
夹杂着一股奶味的香甜
好诱人哦
请原谅我的自私
我真想张大嘴巴
把整个世界吸入肺腑
据为己有

紧接着的是天之蓝

云之白下的花之香鸟之鸣
让我仿若置身梦境
一个个渡江而来的江南女子
都是红粉佳人
打马从我身边经过时
我闻到了爱人温软的体香
这香
足可以乱了蜂蝶的情怀
让三月
突然多出一份相思

打开春天的窗口

刘 迪

三月芳菲，早春的光溜
到廊下，紫藤萝又快开了。

初学《紫藤萝瀑布》时
教材没有配图，即使在宗璞
灵动的文字下，我匮乏的想
象力也未能勾勒出那番盛
景。故而我虽不识紫藤萝
花，却在好几年里一直神往
紫藤萝花开的热闹。

后来念书的校园里有
座圆花廊，看起来像座凉
亭。廊外六七处虬枝拔地而
起，苍劲有力地攀援上那廊
架。时序更替，这些藤蔓焦
渴地生长、紧紧地缠绕，终
于牢牢编织出亭盖，撑起了
一方天地。日日路过，偶然
听说那便是紫藤萝。

秋冬紫藤萝只剩枯木
秃枝，像樵夫潦草甩在头
顶蔽风遮雨的斗笠。春日
那斗笠上确实是开着花
的，三两紫色花串缀饰，试
图点亮斗笠。可花串实在
稀疏，斗笠又大，好似老爷
子戴花装俏。不能说难看，
但确实没有惊艳我。倒不
如长夏里绿荫如盖，常为
路人遮阴避暑，我觉得比
那三两簇淡紫来得妙。寒
来暑往，我始终没见着那
如瀑如布的紫藤萝，更怀
疑被骗了就不再惦念。

有段时间,我整日浑浑
噩噩、不思进取。那时有条
约莫几公里长的小道，我
常独自去散步。由于路长，
总半途而返。那天却碰上
了朋友，听她入神讲着往
事，也不好打断，便跟着信
步闲游。

以往尚未穿过这密密
层层的树林，我便打道回
府了。这次跟着她顺着蜿
蜒的小道踱步，刚转过拐
角，眼前是个小湖。抬眼望
去那不是一串串、一挂挂
的紫藤萝，真的是紫藤萝
瀑布。这湖像是成了花瀑
的跌水潭，与紫藤萝相映
成辉。湖边的长廊不见廊
檐，连壁柱也时隐时现。重
波叠浪的淡紫从天而降，
浩浩荡荡直往碧波里倾
泻。有的停在浪头，有的挂

在壁川，有的落入深潭。停
浪头的斗志昂扬，波澜壮
阔一浪高过一浪。挂壁川
的一泻千里，随花瀑飞流
直下，氤氲出淡淡雾色，连
水面都影影绰绰泛着紫
烟。落深潭的一望无底，如
梦幻泡影，吹皱碧水也吹
皱深不可测的淡紫色瀑
布。忽然就觉得我好像那
一落千丈的瀑布，坠落潭
底起了迷雾。

早春已过，风里带了丝
暖意。垂首湖面的紫藤萝轻
而易举就被撷取了花瓣，散
在春水里。随水轻飏的花瓣
们荡起一圈又一圈细小波
纹，好似在轻歌曼舞。这风
铃般一串串的紫藤萝，好像
挂在枝头也雀跃，随风飘落
也欢欣。明明一阵风一落雨
就能将它打落消弭，却还要
开得这么热烈。而我不过是
一时间迷茫，却迟迟不愿开
花了。

闻着幽幽花香，我们沿
潭中央的折形石桥走进花
廊。紫藤萝遮天蔽日，牢牢
荫盖廊内，仅略略几处就可
窥见天光。阴影下，我们沿
廊边长椅倚坐，密密的花墙
遮蔽了观赏落花流水的视
线。我拂开花帘，那光影霎
时与花影交错，一页页翻过
面庞，好似光阴也一寸寸碾
过。在这儿已两年，竟才知
道这处有我心心念念过的
紫藤萝瀑布。手边垂落的紫
藤萝花铃，无声却又好像在
我耳旁丁当轻响，提醒我虚
度着的光阴。

我忽然又想起从前校
园的那处紫藤萝，我从未见
它开得像此处的紫藤萝一
般繁盛。它三两朵也开，四
五丛也好，像个隐于市井超
脱凡俗的高人。可它又年年
夏日都替人遮阴避日，即便
是没有花，也还有叶，它的
生命也真正不歇。

开繁盛的花也好，生茂
密的叶也罢。开花的时候就
拼尽全力去开花，开不了花
那便长满葱茏的叶。生命的
曲折总归难以避免，有人爱
赏花，有人爱遮荫，但生命
的热度不该被辜负。

藤萝花下又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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